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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把它当故事听。

每个班都有一个受欢迎的人， 我们班也

不例外。李铮就是我们班的“方糖先生”，大家

都爱他， 毕竟几乎没人可以拒绝甜食。 我说

“几乎”， 是因为我恐怕是班里唯一一个不喜

欢吃甜食的人。

我讨厌甜味， 每当看见小孩儿拿到糖后

脸上绽开的笑容，我都无法明白其缘由，当看

到他们吃糖时满足的模样， 我甚至还会感到

恶心。我不能理解糖有什么好，吃起来又粘又

腻。 所以每次见到李铮脸上露出小说中所谓

蜜糖般的笑容， 我总不相信那是真的———他

是天性如此， 还是只是为了讨人喜欢装出来

的？但无论真假，别人的事跟我没关系。觉得

碍眼的东西只要不去看它就可以了，不是吗？

然而生活往往事与愿违，毕竟是前后桌，

低头不见抬头见，李铮总会来找我麻烦，美名

其曰“学术讨论”，实际上话题常偏去十万八

千里，要么是哪个球星进了好球，要么就是今

天的课太无聊，就这些他能聊两节自习，不过

通常都是他说他的话，我做我的事，偶尔“嗯”

一声来应付他“对不对”、“你觉得怎么样”的

提问。唉，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这么没有自知之

明———他看不出我对这些没兴趣吗， 还是说

他假装不知道？———总是自顾自地说着别人

不感兴趣的话，一点都不为别人考虑。

那天也是如此， 只不过我们之间插进了

一个女生，是“方糖先生”的小粉丝，顺便一

提，除了我，全班都可以称为他的“粉丝”，甘

愿被他假意的笑脸和空洞的话语吸引。 不过

多亏这个女生， 我终于能安安静静地在放学

后这段美好的空闲中看会儿书， 边等当老师

的妈妈下班。当你入迷了一件事，时间似乎都

消失。直到我的双眼发涩，禁不住眨了又眨，

才发觉手臂映在书上的影子又拉长了许多。

我的心似乎都是夕阳温暖的颜色，直到抬眼，

正撞到面前倚着窗台笑得开心的两人。

我真搞不懂他们有什么好聊的， 难道没

有作业可写吗？ 桌上摆得整齐的手表显示还

有五分钟高年级们就要下课了， 那时我就能

离开这个充满假象的地方。 我再次盯向李铮

来打发时间， 顺便试图搞懂为什么他这么受

欢迎，同学们就算了，连老师们也很喜欢他。

可他的成绩明明不如我， 临到考试往往投机

取巧。我才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完美的人，即

使有，李铮也绝不是这样的人。他们两人正聊

到兴头上，李铮只留下了半个后脑勺给我，挥

着手臂指向窗外，一边朝那看去，留下了完整

的后脑勺。这么一看，他的左耳真丑。我心想

着， 正准备移开目光回到自己的世界里继续

徜徉， 却赫然发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李铮的耳后有道细长的疤。

或者说，这是我期盼已久的。我就知道，

没有人是完美的！ 这个发现足够我得意好长

时间了！但……这么明显的事，其他人就没发

现吗？在李铮离开时，我问了问那个女生。

“没有啊，你看错了吧？”那个女生这样回

答， 我认为是她向来没有注意。 等正主回来

后，女生把我的问题抛给了他。要知道，像李

铮这样虚伪的人肯定不会承认自己的缺点，

而我将在他矢口否认后立马去揭穿他的谎

言，让大家都看清方糖的真面目。就在我为计

划默默叫好时， 李铮几乎算是毫不犹豫的说

了那么两个字———“是啊。”

他竟然承认了他的有不足？ 语气还那么

坦然，好像很希望有人发现似的。不仅如此，

李铮还把疤指给我和女生看， 而让我最惊讶

的是，那么长那么丑陋的一道疤，那结痂处爬

满细纹的一道疤， 女生竟然寻找了好一会儿

才发现。

我很难不对此事耿耿于怀， 它导致我一

个晚上难以入眠。不过没关系，我起码想出解

决它的办法了。第二天，我问遍教室里所有的

同学，得到的答案果然都是“不知道”。他们听

了我的新发现后，无不带着好奇地去找李铮，

要么开门见山的问， 要么单靠自己的两只眼

睛去找，就像探索什么神秘的东西。之后他们

都会来告诉我自己的所见所知，而结果是，每

个人看到的伤疤都不一样，

有人说像一粒沙， 有人说有指甲盖那么

大，但没有人见过我口中“细长丑陋”的疤。

他们肯定是都被李铮的外相迷惑了， 根本看

不出他的伤疤和缺陷。 所以， 心明眼亮的人

只有我一个， 只有我发现了真相的丑态。 为

此， 我觉得那女生之后领同学们一起讽刺我

的话也没那么难听了。 这没见识的家伙竟然

说我小肚鸡肠， 从鸡蛋里挑骨头。 可这是因

为我挑吗？ 明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看来只有我是聪明人。 可我不明白， 我

是优秀老师的优秀孩子， 成绩好， 动手强，

本本分分的， 我有这么多优点， 为什么他们

不站在我这边？ 我心怀不满走回家中， 想跟

母亲大倒苦水， 我想要她的认可和安慰， 她

却提出要先跟我谈谈， 开口第一句便是，

“我对你很失望。”

是有恶人先告状， 母亲知道了班里发生

的一切。 我告诉母亲我对在哪里， 他们又错

在哪里， 他们都不理解我。 然而母亲告诉

我， 我带头排挤别人就是坏孩子， 没有人一

定要理解谁， 我们应该有一颗包容心……

之后她还说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因为

“委屈” 拽着我跑回了房间摔上门。 她肯定

也要说我小肚鸡肠。 可被排挤的人是我。

这件事就永远就在了过去， 我又能做什

么呢？ 可是后来， 不久的后来， 我突然想起

这件往事， 找了两个镜子打算看看自己耳后

是什么样。 然而生活总是爱开出人意料的玩

笑———我的耳后不知何时也有了一道疤， 蜿

蜒在那里， 像一条丑陋肥大的蚯蚓。

讲完了。你想看看我耳后的疤吗？

东风渡

履文学院

贾继维

枣庄的土地太狭窄了。南北东西的道路

里挤满了挪动着的轰鸣声，块状的冰冷堆砌

到人力触不可及的地方，在天际与天际之间

斩碎了百多米厚的旷远。肩与肩还未磨合的

空隙里满满地游离着尖锐的怨气，人们在方

形钢铁里左摇右晃，不动声色地站完短暂的

人生里这一段由始及末的漫长。而在这样的

地方你想再带一点回忆或是少许的希冀，便

如同拖着大号的行李箱站在进退不得的公

交中间，要走的距离再短，只要下一秒不能

到达，你就得再多难受两秒。

可东风这次偏爱这块土地， 自阳历二

月开始， 时而杂着雨， 时而和着云， 时而

夹着烈日， 时而伴着残星， 变换着各种姿

态， 或寒或热， 或缓或急， 戏耍了足足两

个月了。

二月的东风是拨开满目的冰封过来的。

被奋力击碎的河流在冬春的边境饱受摧残，

冰刃划破拂过河面的东风的胸膛， 骨子里

的不羁被倾泻向大地， 于是寒冷开始流动，

被东风抟弄、 展开、 撕碎， 掺着久别天日

的自由挥洒开来。 人们在一块块方形的温

暖里看光秃秃的树枝摇摇摆摆地分割空气，

一边说着最后一场雪已经下完， 一边裹着

雪的遗物指点沾满灰尘的窗外世界， 不知

道在那个地方， 刚刚破冰而出的东风正忍

着剧痛， 为着他们能走出变态的温暖摸索

这世界。

三月上旬的东风骨子里的寒冷已经全

数倾洒， 风本性带着的野性在驻留在枝丫

间， 潜进初春的第一场雨顺着树干上迂回

曲折的皱纹滑进土地流向河湖， 孕育来年

的北风。 寒冷一层层叠在东风的胸膛下慢

慢地游动， 东风一丝丝趴在温和的冷气上，

颇有气力却选择疲软下来等待夜色， 有趣

无趣地拨动繁星。 人间的朝气开始一点点

钻出来感谢寒冷的平和， 而后抱起所有的

精力， 一点一点摘取着放入久违的事务。

第二场雨在三月的中旬偷走了春天，

东风裹着热浪张扬地袭了过来。 无知的暖

气还在此起彼伏的抱怨声中吞没无力的电

扇， 电扇裹着热浪撞击纱网汇进蒸腾的大

地。 在人间刚刚显露的生机蒸发殆尽的日

子里， 绿色和芳香爬出燥热的土地。 东风

或许感动于美丽， 或许无奈于抱怨， 在一

夜中把身体拉长了数百里， 只一秒便把高

温裹向了天边。 然后温柔地捎来了一轮朝

阳和朝阳下和煦了十几天的欢声笑语。

而后在果树的花一点点被绿色吹灭的日

子里， 寒气又压向人间。 冰冷的东风被寒气

挟持， 在清明前的日子里切割掉了所有的温

柔和人类怀抱的希望。 清明时节的东风开始

强劲起来， 狭窄的土地正对的狭窄天空里，

两个大块头的斗争让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凝固

在变幻的四季中不变的混乱里。 东风的嘶吼

仿佛复归破冰的痛苦， 就连窗内的双眼和温

暖也映出了冬末的世界。 一场雨也随之而

来， 因风向飘出了该降落的地方几百里， 从

仲春飘摇到隆冬， 因寒气降低了该有的距离

几百度， 由烈日凝固成孤坟。 落雨的下午战

果初定， 所有人的失意连同扫墓人的落魄

在第二天死亡， 尸体被东风埋进独属于清

明时节的凝重。

随后的不冷不热是东风该有的样子，

好像清明的那场雨不是一场新雨， 而是三

月中旬的那场雨回来归还偷走的春天。

人类随之添衣减衣， 工作出游， 无言

地应对自然的变动， 无感地接受自然的率

性， 在拥挤的街道上欣赏左右的美景， 在

拥挤的时间里捏取片刻的欢愉， 毫不艳羡

东风能在狭小的空间和有限的时间里， 在

大地上恣意地写一篇意识流的散文。

履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李文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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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文学院

胡静

六月里，大地被晒得发烫，寥寥几棵大树

也被烘得卷曲了叶子。 汽车站几乎毫无遮拦

地暴露在天空下，气温更是高得吓人。

老李把一筐饮料从车上搬到刚租的商店

里， 平易近人的脸上满是汗珠。 唯一的小风

扇呼啦呼啦拼命地转， 和着蝉鸣聒噪得恼

人。 老李上个月下岗了， 好不容易找了个

在汽车站卖东西的工作。 坐惯了办公室，

吹惯了空调的他仍是适应不了这种粗糙的

生活。 油腻腻的抹布加深了夹缝里的污垢，

破旧的黑皮鞋与角落处的阴暗融为一体。

老李再一次整理自己稀疏的头发。 不透气

的黑裤子和白衬衫都被汗湿了， 贴在身上

很不舒服。 他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

几枚硬币砸得柜台叮叮当当响。 手机在烈

日折磨下升温发烫， 老李的手指一碰到手

机， 银色的壳上便粘上几个黏腻清晰的手

印。 一阵厌恶感被热气蒸腾上来， 老李使

劲把它们往柜台里面推了推， 不想看见似

的。 “这天是要发疯了吗?” 老李一边拿湿

毛巾擦脸一边嘟囔着。 他并不年轻了， 一

副西装革履的正经模样过了快一辈子。 洁癖

的毛病也改不了， 似乎这样就能隔绝狭小空

间里的肮脏与压抑。

一个撑着太阳伞的女人款款地从车站外

走过来。高挑的身材，烫染过的头发，本就小

巧的脸上被一个大墨镜遮住了一半， 优雅中

又颇有几分神秘。她走进商店，要了一瓶矿泉

水。然后微微转头，似乎想到了什么， 礼貌地

说:“老板， 我要接几位重要的朋友， 帮我换

成几瓶饮料吧。” 提到“重要” 两字的时候，

她微微顿了一下， 嘴角略过一丝不易察觉的

笑。 “可以， 你要……” 女人莞尔:“最好的

那种。” 老李把饮料拿出来， 看见女人又挑

了些杂乱的东西， 零零散散摆满了一柜台，

接着身子往柜台里面挪了挪， 纤手指了指老

李身边的风扇。 老李了然:“估计是个大买卖

了， 等她朋友来了还会买不少东西的呢！”

于是一边想着一边乐呵呵地把风扇往柜台移

动。 女人感激地向老李笑了笑。

一直在车站乞讨的那个白发老人颤巍巍

地靠近老李的店铺， 成绺的头发下面是一张

布满皱纹的脸， 有些可怖。 他在角落里可怜

的小阴凉处默默蹲下。 一阵掺杂着汗味的热

风徐徐吹过来。 女人皱了皱眉。

老李有些不悦。 他活了几十年， 有无数

的乞丐因着他这副面善相来乞讨。 每次他都

假惺惺地同情， 但从未曾伸出援手。 在他眼

里， 那些靠施舍度日的人手都是肮脏的。 考

虑到还有顾客在店里， 老李碍于面子， 只得

拿了瓶矿泉水过去打发他。 但是乞丐并不领

情， 一双浑浊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柜台旁的女

人。 哀怨的眼神将女人看得发毛， 她撇过脸

去， 怕光似的把手抚上额头。 老李也感受到

了老人奇怪的眼神， 回头望那个时髦的女

人。 女人显得局促不安， 紧紧攥着手里的金

黄色太阳伞，不敢直视角落里的目光，颇显怪

异。“老板，这些东西我还是不要了……”“别

别，我马上赶他走。 ”老李说罢转过头来，不耐

烦地驱逐老人。 嘴里低低咒骂了一句:“穷

鬼！” 汽车快要到站了， 老李不想让一个破

破烂烂的乞丐挡了自己的生意。

这时女人走出来， 太阳光火辣辣地照在

她白嫩的皮肤上， 毫不怜惜。 她手里的伞却

没有撑开。 她匆匆经过乞丐， 有意地遮了一

下脸。 不知从何处吹来一阵凉爽的清风， 吹

起女人脸旁几绺干枯的头发， 好像吹开了一

道被掩盖的伤疤。 那老人干巴巴的手突然拉

住了女人手里的阳伞， 拼命往后拽。 推搡

间， 女人蕾丝边的太阳伞掉在了地上。 一个

银色的手机壳从伞面下露了出来， 阳光反

射， 刚好刺中老李的眼睛。 女人一把捞起阳

伞， 慌忙抱在怀里， 全然不顾尘土弄污了她

雪白的纱裙， 头也不回地跑去。

老李眼前还晃着白光， 他还在诧异着乞

丐为何突然发疯， 那女人为什么突然要走。

猛然， 那白光晃出了他熟悉的影子。

老李撒腿奔向出站口。


